用生命温暖生命
——团队：微光（林静 肖飞 周晓瑞 李波卡）
[bookmark: _GoBack]我出生于1997年，现在是四川师范大学2018级新生，按照中国农历来算，今年我已经22岁了。22，这个数字看起来实在与一个大一新生的身份不符，入校军训时也有不少老师和同学对此感到好奇，毕竟在一群“00后”中我是显得那么“突出”。看着窗外的落叶，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的那个秋天……
9月，别了盛夏，迎来金秋。在这美丽的季节，人们谈论最多的是“秋高气爽，晴空万里”，然而，在我眼中，这个秋天却是乌云密布，萧瑟又寂寥。
2015年9月，正值高三，满怀着对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。每天虽然十分忙碌，可心里总觉得踏实幸福。但是，自9月中旬起，我开始感到身体不适，原本以为的一次普通感冒，却让我堕入一场噩梦。我这一生也许永远也无法体会天堂的美好，但是我却早已领教了地狱的残酷。从九月底住院到次年三月出院，将近六个半月。而这段日子，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，犹如身处地狱，看不到一丝希望。我不再憧憬我的大学，不再奢望爱情，不再拥有梦想。(2016年2月底我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被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晚期，死亡率超过百分之七十。）
无比幸运的是，在与死神以命相搏之后，我竟奇迹般地康复了！我深深地明白，我能活下来，并不仅仅是命运之神的眷顾，更多的是依靠一群可爱的人对一个垂死生命的细致关怀。
医患矛盾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词，在当下的中国这种矛盾显得尤为严重，我也或多或少受其影响。从前，我心中对医者其实并无多少敬佩，而在地狱边缘游走一番之后，我的观念则完完全全的改变了。
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村人，活了半辈子也难得进一次城。初入省级医院的父母，就如丈二和尚般，对城市里的各种规则摸不着头脑。看着父母因哀愁而心力交瘁，我却只能躺在病床上无能为力。在这时，杨凡（化名）医生出现了。作为我的主治医生，她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，为我的前路带来了光明。杨医生是某名牌医科大学的高材生，出国深造数年，现在是省人民医院全科副主任。她无私的关爱温暖了我早已凉透的心，在她身上丝毫找不到身为主任的架子，只有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一个寒冷的夜晚，我如往常一样昏睡在床上，眼睛时不时睁开瞥一眼身旁疲惫不堪的父母，想要说话却开不了口。突然，我上半身开始不停地抽搐，父母以为我怕冷又找来一床棉被，为我盖上后仍无济于事。接着，便开始全身性的抽搐。刺耳的床铃打破了夜晚的寂静，阵阵奔跑的脚步声如惊雷般响彻整个走廊。医生和护士在病房中进进出出，我的父母在旁边急出了眼泪，但除了流泪，能做的也只有默默祈祷。杨医生闻讯后急忙从家中赶来，顾不上劳累就立即投入了对我的治疗。从晚上八点到凌晨一点，杨医生寸步也没有离开过我的病房，随时观察我的身体状况，期间还不断地安慰着我的父母。也许是因为女性独有的柔情以及对生命自始至终的关怀，她在众人面前与我的父母一起相拥而泣。终于，在一个多小时后，我的情况得以稳定下来，父母悬着的心也终于能够放下。直到此时，杨医生才拖着精疲力竭的身体回到办公室休息。然而，天色渐渐明朗，她不得不拖着困倦的身体再次迎接忙碌的工作。面对同事的不理解、上级的质疑与批评，她不曾退缩，也不曾后悔，她说：时间会证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坚持正能量，只求问心无愧。
行医一时，鞠躬一生；不求闻达，但求利人。生老病死本是人之常情，衰老和死亡是生命历程的正常阶段，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。我们所要想的，所要做的，是理解与尊重。理解生命的意义，尊重生命的轮回，关怀生命，用生命来陪伴生命，用生命来温暖生命，让每一个生命体发现并实现他的意义。最终，在有限的生命长度中，谱写出生命最动人的华章。

